
佛坪 自 然 保 护 区 散 记

本报记者　叶 广 芩　柳 江 河

神奇 的 土地
八月 ，我 们 踏进 了佛坪 自 然

保护 区 的 山 地 。
没想到 ，崇山峻岭中 竟 隐藏

着这 样一 个奇妙 的所 在。山 连 着
山，岭挨 着 岭 ，森 林 茂 密 ，溪水
淙淙。整个 山 野被 泉 浸润 着 ，被
绿覆 盖 着 。浓郁 的绿 荫 中 ，蓦地闪
出点点亮 色，似 火 ，如玉——山
丹丹 、杜 鹃 、野百合；密不见光
的枝 头，是 音 响 的 荟 萃——画
眉、斑鸠 、柳莺 ……

我们 走 了 一天 ，也 没 走 出 这
林子。临 行 前 保 护 区 管理局 的王
局长 给 我们 抱来一 大叠 资 料 ，从
那些 纸片 中 得知 ，这片 保护 区 紧
靠秦 岭主 峰太 白 山 ，位 于 其 东
南、总 耐 积 三万五千公 顷，森林
覆盖 率 达 百 分之八十 以 上。深 山
密林中栖息着 二 百 余种 鸟兽 ，有

全国一类保护动物大 熊 猫 、金 丝
猴、羚 牛，还有 名 贵 稀 少 的 血
雉、白冠长尾雉、太 阳 鸟……
　如 今 ，我们 溶于 这 偌大 的三
万五 千 公 顷 之 中 了 ，溶于 这 蓊翳
的绿 色之 中 了 。穿 两 件 衬衣 ，还
冷。索 索 地拉开收 音 机天线，二
百公 里 外 的 西安广 播 电 台 正发 出
做好 防 署 降温 工作 的广 播，——
连日 来 西安持 续 高温 ，竟达三 十
八度 。可这里、温度 只有二十度
左右，早 晚 还得 穿毛衣 。于 是 ，
昕那广播，恍惚 觉得那 是 遥 远
的地球另 一面 的 事情。

我们 要去 的 第一 个点 是岳坝
保护 站，离 佛 坪 县城 七 十 五公里 ，
位于 保护 区 的边 缘。深 山 里 分布
着四 个保护 站 ：岳 坝 、大 古坪 、
三官 庙 、龙潭子 ，每个站有 工作
人员 四 至 六名 ，担 负 着 保护野生
动植物 资 源和科学研究 的任务。
山路崎 岖 ，林海 莽 莽 ，天 气 莫
测，野兽 凶 猛 ，他们 每天钻林涉
涧，风 餐露 宿 ，工 作生活 条件极
为艰 苦 ，长 年 工 作 在人迹罕至的
密林 中、却 毫无怨 言 ，把青春 、
汗水 甚至生命 撤在这块土地上 ，
浇灌 出 无数簇鲜 艳的 山 花……

我们带着 崇敬 ，带着未知 ，
多少还 带着 一些恐惧 ，沿 溪水逆
流而 上 ，走进大 山 ，去寻觅 ，去
了解，去探索 山 的 秘密，去访 问
战斗在 山 里的人——

科学 工作者 的 艰辛

林子太 密了 ，密得 象到 了 傍
晚。我们 的周 身 都湿透 了 ，衣服
紧紧 贴 在 肉体上 ，很难受 。山 涧 中
的石 头生 了 一层薄薄 的苔藓 ，踩
上去 一 不 留 神就会翻进河里。我
们两 人 已 分 别 在河 里 “洗过 两 回
澡”了 ，遇 到水 急处，往往被冲
下去 好 远 ，喊 着、叫 着 、撕 扯
着，不折腾个精疲力尽便上不了
岸，游 泳 池 里练就 的那点 本事在
这儿施展不开。上 了岸便 紧 紧 跟
定前边带路的老乡 ，一步 不敢落
下，直走得气喘 嘘嘘。

“ 这 算什么？”老 乡 回过 头
来，望着 狼狈不堪 的我们，“总
是路嘛。保护站那些人 跟踪大熊
猫，什么 样 的 地界都得去，什么
样的 林 子 都 得 钻。你 们……不
行！”

在三 官庙 ，遇 到 了上午才 从海
拔两 千九百 米高 的光头 山下来的
技术 员雍严格和他 的助手们 ，他
们到 山 上去搜 集大熊 猫 粪 便 ，
专门 搞大熊 猫寄 生 虫 病 研 究。

我们伸手摸 了 摸 他们晾 在 院里的
帐篷 和 睡 袋 ，湿 漉 漉 的 ，象 是才
洗过 似 的 。

“ 也 掉进 河里 了？”我们 问 。
雍严格笑了，“掉河里，哪

能够！雨淋的。光头 山 上每天下
午一场雨，准 时 极 了 ，一 分不
差。雨一 下来 ，人 就 得变成 落汤
鸡，天天 如此。昨天还遇 到 了雷
击，真 玄，一个火 球从脚 跟 前滚
过去，两 条腿麻酥酥 的 ，吓得我
们赶 紧 离 了 山顶，钻 进 竹 林 去
了。光 头 山 上雨 多 ，上 回 上 去遇
上大雨 ，下了八 天 ，我 们 在 帐
篷里 干坐着 ，被褥全 湿 了 ，面粉
成了 糊糊 ，没带盐，没 烟抽 ，用
茶叶末 卷 了三根烟……”

业务科 长阮世炬 告诉 我们 ，
“ 最 苦 要数野外跟踪观察大熊 猫

了，熊 猫哪儿都钻，它有 它 的主
观随 意性 ，有它 的喜好。人 就得
跟在熊 猫 后头 ，手脚并用 地爬 。
熊猫一高兴上了树，趴在树 杈上
一颤一 颤 地挺 自 在，我们 就在树
底下饿 着肚子 等 。熊 猫 睡着 了 ，
我们 还得观察粪便 、呼吸 ，写 记
录，眼 也 不敢眨，谁知道 它 什么
时候跑？那 回 我们 跟踪一只大熊
猫，半夜 迷 了路，在竹林里转圈
子，累 得东倒 西歪。太 阳 出 来
了，钻出 竹林一 看，阳 光下，那
只大熊 猫 正 四脚 朝天躺 在右板上
睡大 觉哩——咳。”

“ 山 里除 了 熊猫还有别 的猛
兽吗？”我们 问 。

“有哩。”站长张崇德说 ，
“ 前不久，一只金钱豹蹲在厕所

门口 ，把一 位吓得提着裤子 跑回
来了。”

我们 彼此看 了一眼 ，倒抽一
口气。

“别那 么 紧张，”老站长看
出我们 的担心，“那天是宰 了 只
羊，豹子 闻见味儿 就来 了。”

即使老站长怎 样让我
们放宽 心 ，我们 晚上依 旧
把门 顶得死死 的 ——昨天
老乡 打 了一只黑熊 ，做 标
本的 小巩把皮 剥 了 ，那气
味大 得很 呢 ，说 不定 会 引
来一 只虎 。

虎倒是没来 ，早晨起
来一 看 ，屋后 的土豆地 被
野猪 拱得很惨 。

当地老乡 说，“一猪
二熊 三豹子”，这三种动
物最厉 害 。

雍严格说他和熊打过 “遭遇
战”。

“……我走累 了 ，想找块石
头歇歇。没提防 ，那块石 头站起
来，咳 ，一只黑熊 ！我想上树 ，
周围 是一片竹林 ，想调 身 跑 ，哪
儿跑得过它 ！听人 说过 ，要 是跟
野兽打 了碰头 ，千万不能开枪 ，

要盯住对方的 眼睛 ，一动 不动 地
逼视。我 好 不 容易才 在熊 脸上找
到那双小眼 ，就 盯 着 看。十秒 ，
二十秒……那双 小眼 不安了 ，目
光游 离 了 ，最 后 伏下 身 ，大 叫一
声走 了。”

勇敢与镇定精 神 令人 佩服 ，
如果没有对工作 全心全 意 的爱 ，
能做到 这一点 么 ？

“ 遭 遇战”毕竟 是少数 ，更
令人讨厌的 是林 间 飞舞 着 的无数
蚊虫 、小咬 、牛蝇和土蜂 ，只要
你一停下来 ，立 时周 身 密麻 麻围
一层。我们有 时 为 了一 个摄影镜
头，不得不 以 臂上、脸上十几 个
大包为代价才 能换来。北大生物
系一 位教授调 查 了三 官 庙 的 牛
蝇，大大小小一共九种 ，无论哪
种，叮起人来都 是 一 样 地 狠 ，
红、肿 、疼 ，没一个 礼 拜 下 不
去。绿茵茵 的 青草 ，看上去很可
爱，内 中 却 暗 伏着剧毒的蝮 蛇 ，

八条 腿蜘蛛一样的草 蜱 ，一寸长的
棕色早蚂蝗 。

一条旱蚂蝗叮住 了 柳江河的脚
脖子 ，疼痛难 忍 ，他坐在木桥上揉
搓半天。再走路 ，便 留 神两 边 的树
枝了 ，原来那些丑 陋 的 家 伙 多 得很
哩。其尾部粘 在树 干草叶 上 ，张开
吸盘 ，在半空 晃动 着身 子 ，瞅准机
会，便飞速爬 到人 的身 上 ，钻进皮
肤。

“ 别净 看草 ，注意脚底 下！”
走在我们身 后 的一个工作人 员 说 ，

“ 地 上有土蜂窝 ，又 叫裤裆 蜂 ，踩
上去了 不得，专往 衣服 里钻 ，高速
连续蜇刺 ，烧疼烧疼
的，一般 人 都 受 不
了。”阮 世 炬 说 ：

“ 那 次 我们 几个 让
土蜂 蜇 了 ，疼 得顺 着
山坡滚 ，好 不容易 把
衣裳 脱 了 ，蜂 才 出
来。身 上 全肿 了 ，在
溪水里泡了 半天，野
外跟踪只好告吹，一
天的 工作，楞让 一窝
蜂给搅 了。”

野外科学 工作 者 有 野外 工作 的
苦处，但也有 其 乐趣。林子 里也并
非全 是土蜂 、狗 熊 。我们 和 管理局
业务科的几 个 同 志来到一片 叫 “火
地坝”的 白 桦 林 ，一大片 白 桦 望不

到边，阳 光 透 过 树
林，映出 斑 斓 的 色
彩，象一 幅优美 的 油
画。

“ 我们 最后 一次
看见 ‘乖乖’就是在
这儿，它 的 脖 子上还
挂着那颗铃。”业务
科的 同 志们 说 。原来

‘ 乖乖’是八一年发
现的一 只 雄 性 大 熊
猫，他们 整整 跟踪了
它三天，为 它 搔痒 ，
给它 听 音 乐，用 苹
果、鸡蛋 、熟土豆来
拢络感 情，使得它逐
渐与人熟 识 了 。它爱
吃糖 ，而 且 是 芝 麻

酥糖 ，不 是 牛 奶 糖，牛 奶 糖 粘
牙。每 回 吃 完 糖 连 胸 前 的 涎 水
也舔 得 干 干 净 净 ，然 后 站 起 身
在人们 装糖的 衣袋 上 摸 来 摸 去 ，
嘴里撒娇 似地哼哼 着 。为 了 在 野
外准确 认出 ‘乖 乖’，大 伙 找 来
一桶 红颜料 ，要在它 身 上做记号 。

‘ 乖乖’一把将颜料桶 夺过去 ，用
爪子粘 上颜料往身 上抹 ，不过 瘾 ，
索性将一桶颜料举起来 ，从头顶上
倒下去。滑 稽的样子惹得大 伙笑得
直不起腰来 。后 来 ，他们在 ‘乖乖 ’
的脖 子 上 系 了个铜 铃。自 此 ，保
护区 内 出 现了一只戴铃铛 的熊 猫 ，
叮铃叮 铃的 铃声 ，为人们追踪观察
大熊 猫的 野外生态提供 了 不 少 方
便，使人们获得 了 不 少 有 价 值 的
资料 。

鲜花中的墓碑

我们 在三星桥附近发 现了一个
古老的石碑 ，碑上苔迹斑驳 ，字迹

依稀可 辨。“王 门 李氏捐银二两 ，
王门 杨氏捐银 三 钱……”这 是 一
座村民 集资修桥 的 纪 念 碑。人 世
沧桑 ，王 门 、李 门 们 大 部 分 迁
往山 外谋生 去了 ，灌 木 、藤 条 占
踞了 昔 日 的 家 园 。路 没 了 ，桥 也
便不复 存 在 了 ，只 留 下 这 座 石
碑。

感慨间 ，向 导刘老汉指着河对
面一座 山 崖 说：“去年有 个 学生娃
儿，追踪大熊 猫 ，从那上面掉下来
了。很好的一个娃儿 ，抢救大熊 猫

‘ 丹丹’，他下力 得很，‘丹丹’
顶喜欢他来喂东西吃。”

我们舍 了 碑 ，仰 望 那 崖 。崖
上长满 了 油 松 ，冷杉 ，与天连 在一
起。白 云从崖顶上荡过 ，响起一阵
松涛的 沉吟 。

我们想 ，该在古老 的石 碑旁边
再建 一座新 碑 ，告诉人们 ，八十年代
有一 个怎样的青 年 ，在这 里将生 命
奉献 给 了 大 山 ，奉献 给 了 自 然 保 护
事业。这将 比 “捐 银 二 两 ，捐 银 三

钱”保存得更 久 远——生 命 是 无法
用银 两 计 算 的 。

一路上 ，我们谈 论 的 都 是 那
碑，那 青 年 ，在三官庙 保护 站 的 阳
坡上 ，我们终于见到 了 属 于 那青 年
的碑。黑色的 大理石 墓 碑镶 嵌 在花
岗岩 的 山 石上 ，记述 着墓主人的一
生。碑 文很简 短 ，不足一 百字 ，墓
主人的 经历 也很 简 短 ，在人生的道
路上 刚 刚 起步。五年前 ，墓主人 曾
周以 汕 头市第一名 的 好成绩考入北
京大 学生物 系 ，去年随 生物系大熊
猫协作组来到 了 保护 区 。他 常说 ，

“ 我 的 生态位 不应 该 是空 格的”，
于是 背 着 背 包早 出 晚归 ，踏遍了 这
里的 沟 沟 岭岭。那 天 早 晨 ，他 走
了，却一直 没 回来。几 个 保护站的
人全体出 动 ，四 处寻找。第三天 ，
人们在那座石 崖 的 半腰发 现 了他 的
尸体 ，那是一个猿 不能攀 ，鸟不能
停的 绝壁 ，直上直下有七十米高。
… …他伏卧着 ，腕上摔坏的 手表字
幕是 “四 月 十 七 日 八点 四十分”，
那是他生命的 最后 时 刻。他使用 过
的地形 图挂在小 树 上 ，太 陡 了 ，
取不到 ，只 好 永 远 地 挂 在 那 里
了……

曾周 的 同伴们说：“大熊 猫正
在中 国 的 高 山 深 谷 向 科学 、向人类
呼救……而 为 了 大熊 猫 的 生 存 ，
人类已经献 出 了 一 个 年 轻 的 生
命……”

如今 ，曾 周 坟 前 的绿草长起来
了，他 的 同 伴们 在墓旁 种 植 的 杜
鹃、枇杷、油松也一派生机 ，草地
上开着雏菊 、百合 ，小风吹来 ，花
朵摇拽。

我们采来一捧鲜花 ，献在早去
的年轻人的墓前。他 把生命献给 了
大山 ，大 山 拥 抱了 他 ，一个年轻的
生命与这 里 的 山 川 溶为一体 ，为这
片神奇 的土地增 添 了 更加绮 丽的 光
彩。

（ 题 图　林 积 令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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